像庄子一样逍遥游（节选）
江苏省仪征中学教科室  刘祥
如果每一个生命终结时，都必须将一生中做过的梦，用一个特定的容器装填起来，并用自己的肩膀，从尘俗一路背负到天堂中去，交给上帝验收，那么，这段路程中，最累的人注定应该是庄子。庄子的一生，实在是做过太多太多的梦，小至幻化成一只蝴蝶，大至在浩瀚天宇间无边无际地自在遨游，非但他自己弄不明白究竟何时是做梦，何时是清醒，两千多年来，估计也没人真的就考证清楚了他那超绝凡俗的奇思妙想，终究是来自虚无缥缈的梦境世界，还是来自战火硝烟中的惨重现实。归因于梦境吧，梦境太轻盈，承载不起那些寓言背后的沉重人生；归根于现实呢，现实太沉重，放飞不了那些“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”的灵魂和“乘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气之辨，以游无穷者”的价值诉求。
好在庄子已然修炼至“逍遥游”的境界，值此境界中，大与小、轻与重、长与短、宏观与微观、梦境与现实……所有原本处于相对位置上的概念与意义，都时而融合为无形、无相、无色、无味却又无处不在的超现实物质，时而又分解幻化为鲲鱼、鹏鸟、河伯、海神等有血有肉、有理想有追求的生命体。庄子只要愿意去动脑筋，意念起处，即使积梦如泰山，顷刻间，也已送达上帝眼皮底下。
对于庄子的这份能耐，上帝永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上帝深知庄子“吾将曳尾于涂中”的人生追求，无需担心庄子谋权篡位，故而能够容忍庄子拥有如此卓尔不群的聪颖，乐得视其为编制外的天使，听任他游戏尘俗，用不安分的思想，撩拨时代的腋窝，让痛楚中的人们，观赏到一丝微笑，体察到一点温馨。
这个“槁项黄馘”的“天使”，却绝不会乐意于接受那双长满了白羽毛的翅膀。对他而言，扇动着双翅，从天空中飘飘荡荡地降临人间，实在是一件太过麻烦也太过无趣的事情。他追求的，既不是“水击三千里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”的壮飞，也不是“御风而行，泠然善也，旬有五日而后反”的洒脱，而是身心合一、意到身至的化境。

这样的追求，着实超越了我们的想象。我们看庄子，总难免依凭了有限的文字而考据、推测甚至臆断；庄子看我们，却直接越过了臭皮囊，只把无限悲悯，锁定在凡俗的灵魂中。故而，他更懂我们，我们却很难懂他。
我们当然不乐意于将自己视作蜩、学鸠和斥鴳，虽然我们每天都在不停地飞，为了现实中的各种利益。我们也常常会在感觉疲劳时停在某根树枝上休息，有些时候，也会尚未飞到枝条上，便落在地下。但我们以为自己胸怀壮志，不会如这三种鸟雀那般目光短浅。
我们也自以为虽不及冥灵、大椿、彭祖那般既有生命的长度也有生命的宽度，但总应该比朝菌、蟪蛄知晓的多。我们懂得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来造福我们自身，我们相信万物皆有所待，当然也就时刻准备着把握机遇，实现“好风凭借力，送我上青云”的人生理想。

然而，我们是鲲鹏吗？我们应当到何处寻找那“不知几千里也”的脊背？又该到哪里去修炼“如垂天之云”的双翼？六月之息或许年年皆有，问题的关键在于，我们的身躯、思想、灵魂、精神等等，是否承受得起这样的“抬举”？

这样思考时，我以为，我们便开始渴望着师从庄子，跟随了他去学习逍遥游。

庄子会教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呢？

我坚信，庄子绝不会如《射雕英雄传》中的江南七怪，迫不及待地督促着我们日夜苦练，也不会如马钰暗助郭靖那样从内功心法开始练起，甚至不会如洪七公那样的因材施教。庄子看不上这些。庄子的开门武功，定然就是武学的至高境界——以无胜有。
“以无胜有”的第一招是“无招胜有招”。庄子不会教我们任何具体的招式，而是会将我们随意地扔在大自然的某个角落中，让我们依顺了自身的悟性，去跟每一阵风、每一朵云、每一片落叶，每一道飞瀑学习。庄子让我们在这样的学习中，学会顺应，学会集中意念，学会用心灵支配双手。
第二招是“无欲胜有欲”。尘俗中的各种欲念，无论是褒义色彩的建功立业，还是贬义色彩的争权夺利，在庄子的眼中，都不过是份笑料。庄派武功，绝不争强好胜，亦不炫耀技巧。清心寡欲，才是修炼的正道。
第三招是“无涯胜有涯”。庄子有一段很忽悠人的话，貌似嘲讽了勤学者：“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无涯，以有涯随无涯，殆矣。”这段话其实是在传授一种极为高明的学习理念——顺应自然规律去做事。人的“有涯”的生命，不过是一个容量有限的容器，无涯的知识，却宽广如天地。要想用小小的容器，将天地纳入其中，无论对谁，都是一场痴梦。既然无力将所有的知识完全占有，那么，就应该依顺了自身的学习条件，顺应了学习过程中的各种变化，集中精力，去做好应该做的那些事情。学习永远是这样，有所弃才有所取。
第四招，名为“无为胜有为”。“无为”是一种心态，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通达。“有为”则是个很有意思的词汇。这个世界上，渴望“有为”的人太多，真正“有为”的人，却少了很多。许许多多的人，把“瞎折腾”当成了一种“有为”，这样的“有为”，副作用远远大于实际效益，小则害己害人，大则祸国殃民。
第五招，名为“无己胜有我”。庄子说：“至人无己，神人无功，圣人无名。”此招已然是集大成的境界。习得此招的人，外在的一切多已内化为生命的必然，个体的心灵和复杂多变的外部世界融合为一个整体，尘俗中的功名富贵，和自然界的鸟语花香，都不过是生命的一种点缀。修炼者看重的，是自身功力的日渐精进和“道”的日渐完善，在不显山不露水的状态下，成就心灵的充实和强大。
要练成这一招，遗忘是最好的办法。所有的欲念、情感、品质、技能，都需要遗忘在心灵的海洋中，只留下一望无际的广阔和深邃，去顺应天地运行的正道。总担心着既得利益的丧失，总恐惧着自我的迷失，便无法打通这一层玄关，进不了逍遥游的境地。
第六招，名为“无所待胜有所待”。无所待的境界，实属庄子修炼的最高境界。达成了此种境界时，顺势而为，便成了一种必然。高中教材中未曾收录的《逍遥游》后半部分内容中，庄子和惠子对话时有关大瓢和樗的功用的不同认知，其实正是“有所待”和“无所待”的具体例证。惠子之所以认为两件物品无所用，是因为他的心中早就预设了这两件物品的用途。他期待着这两个物品，能够和自己的心愿相一致，不一致时便认为这两个物品没有价值。庄子则不同。庄子并不对这两个物建立必然的期待，而是在这两个物形成之后，依顺它们的自然属性，灵活赋予其最大的价值。如此，庄子眼中，便不会有无用之物，万物都会有自己的独特功能。
